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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词”编码与“舞台”适应：粉圈用语意义

生产的拟剧社交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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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粉丝社群是基于趣缘而流动存在的群体，“粉圈用语”是粉丝社群进行观点阐述和情感表达中基本的重要
的“台词”。探究粉圈用语的意义生产，对粉圈用语中融合语境下规约性为主的文字符号和开放语境下像似性为主的表

情符号进行分析解读。粉丝社群的社交展演符号有其特定的“舞台”逻辑，在面向观众的前台表演时运用强烈的像似性

表征以适应大众的交流规则，而在面向圈层的后台时则采用建立在统一规约体系上的文字符号进行独立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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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缘起
粉丝是指“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强烈的兴趣

或赞赏的人”①，是英文 “ｆａｎ”的谐音，源于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狂热分子），是取代“ｘｘ迷”“追星族”后
依据音译而约定俗成的词语，可以说，“粉丝”这

个词语的诞生就隐含着该群体在交流中交换符号

意义的基因。伴随粉丝社群发展而来的“社交台

词”（粉圈的符号标识系统）和“表演舞台”（粉丝

虚拟社交的不同情境），正与丰富的粉丝实践一

起，成为一种鲜明的文化现象，对娱乐艺术产业和

舆论环境产生影响。粉丝社群是最引人注目的网

络虚拟社群，本质上他们是借助想象和互动在共

同的情感映射下聚集形成的具有一定组织性的趣

缘群体。从粉丝行为来看，追星族的活动往往比

较个人化，是原子式的②。从“追星族”到“粉丝”

再到“饭圈”发展的二十多年期间，粉丝关于明

星、偶像等话题讨论的网络阵地已经从 ＢＢＳ论

坛、百度贴吧转移到微博超话、豆瓣小组、知乎话

题等，这一时期粉丝群体的组织性、结构化、功能

化不断增强，文化趣缘的边界越来越清晰，逐渐形

成有一定分工和严密界限的组织。

粉丝社群已成为大众文化中粉丝研究的重要

对象，粉丝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如明星本人或其团

体、核心粉丝是最受关注的研究主体。学界对粉

丝社群行为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粉丝的互

动仪式、消费经济和非物质劳动等。网络粉丝社

群中互动仪式可以使社群中的成员实现等级和权

力的分层③。学界对粉丝经济的认识经历了改

变，早期从经济学中的网络营销看待粉丝经济④，

后来延伸认为粉丝进行的“控评”“打榜”“做数

据”等集体行动、情感劳动（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ｂｏｒ）本身就
是一种消费生产力⑤。此外，在 ２０１９年以《人民
日报》为代表的机构媒体推动下的“＃我们都有一
个爱豆名字叫阿中＃”话题推动的“饭圈女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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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后，“跨文化粉丝研究”①、粉丝的“民族性”

“粉丝民族主义（ｆａｎｄ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②已成为国
内粉丝研究中的新兴领域。在粉丝社群的“共意

型民族主义网络行动”③中，粉丝积极参与主流价

值观的再生产，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与期

待投射在网络传播行动中，以粉圈话语在网络范

畴中进行诠释与解读。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传统的粉丝文化研究集

中讨论的对象是粉丝与文化工业文本间的关系，

如费斯克等人对粉丝所生产消费的文化符号及其

意义的分析④。在国内的粉丝研究中，粉丝行为

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但关于粉丝社群交流用语

的研究往往是作为研究的部分进行论述，也仅有

少数研究聚焦粉丝的文本生产⑤，与此相关的文

献仅停留在粉丝社群语言传播的表象，缺少对更

深层次的符号意义生产的考察。学界也关注网络

社交文化中的“颜文字”“网络表情符号”⑥的传

播，但往往是从大众视野进行思考，忽视了粉丝虚

拟社会交往的不同情境和展演语言的多变性和复

杂性。

二　作为意义生产的“舞台”与作为社
群互动的“台词”

基于数字时代平台界面可视化增强的特点，

“数字界面搭建起一个满是聚光灯的‘舞台’，台

上的一切微小的活动都变得清晰可视”⑦。在平

台算法无限的可视化和有限的可见性操纵下，粉

丝的生产与消费行为被裹挟进资本经济的利益链

条之中，他们被平台简单地量化为数据或指标，为

了偶像的商业价值义务参与着流量的生产与竞

争，自觉作为数据劳工进行着一系列圈层内部规

训下的数据生产行动。粉丝社群作为具有共有价

值目标的有机集合，或自觉或被动地进行着自助

式生产与集体性的社群活动，成为文化消费市场

中被资本化规训的生产组织单元。

在文化的产销过程中，受到情感依托、自我展

演等多种复杂心理的驱动，粉丝社群也热衷于创

造、呈现与传播（偶像、明星、作品等）元文本或相

关的衍生性文本，其中就包括了独属于粉丝圈层

的独特用语。

粉圈中的参与者借助网络设备等人工制造物

和作为“台词”的粉圈用语等建构了粉丝社群的

网络社交情境，依托“元文本”进行跨媒介的挖

掘、衍生与转译，强化文化商品的符号资源价值。

粉丝基于趣缘选择形成差异性的特定迷群，在社

群结构中又因话语权力、经济资本、接近元文本或

者迷对象的地位声誉等，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权力

层级。在微博、豆瓣等粉圈重要的网络社群活动

场所中，不同影响力和话语地位的用户被分化为

具有特定趋同性内容的粉圈社群。粉圈社交平台

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层级中的权力关

系，其社交平台的内容异质性越小，彼此之间关系

就越为紧密和趋同，在特定的粉圈层级内部，异质

性、多样性被逐渐消解甚至趋于窄化。系统在层

级的内聚中，“内容坐标—影响力坐标”的组合并

非杂乱和随机，而是具有其对应性的封闭圈层⑧。

不同圈层的粉丝在共同使用一套意义模式的基础

上，又基于本身关注的元文本对意义生产进行细

化和区分。也就是说，在面对非亚文化群体和不

同类型亚文化群体，以元文本为核心，依据圈层亲

密关系使用差异性的粉圈台词以适应不同的社会

交往舞台。

粉丝的“台词”文本再创造在不同“舞台”的

传播过程中，媒介作为话语生产和建构认同的工

具，强化了自我在社群中的身份认同感和情感归

属感。粉丝社群在社交环境的互动实践，同时也

是参与者在交流、互动中进行着粉圈“印象管理”

的过程，他们试图以一种无法被公众直接识别的

方式进行拟剧表演，在舞台前后设置“屏蔽器”以

阻碍其他人对后台互动的干预。对于粉丝社群而

５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侯雨，徐鹏：《跨文化粉丝研究：学术史梳理与前瞻》，《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
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崔凯：《破圈：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国际新闻界》２０２０年第１２

期。

王仕勇，陈超：《量化的爱与可见的权力：粉丝圈群与平台算法的互动》，《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３期。
陈：《粉丝文本生产的三种路径———基于对百度贴吧的考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饶广祥，魏清露：《“趣我”与浅平化：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与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王仕勇，陈超：《量化的爱与可见的权力：粉丝圈群与平台算法的互动》，《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徐翔：《意见代表：微博社会的内容阶层及其内聚性》，《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言，他们使用不同编码体系的台词文本以适应日

常生活中不同舞台场景的需要，以“乔装”的方式

置身于“日常”之外，隐匿在大众视野之中，又能

够在群体内部之中借助话语体系和权力关系维系

群体空间的秩序。粉圈用语作为粉丝社群进行拟

剧展演时的“台词”，其最为基础的功能是情感交

流和身份识别，其中，独属于粉丝圈层内部的加密

语言体系保障了群体间的自我展示及互惠互动，

也形成了一种在感知层面的基础性障碍，提高了

外部“侵入者”识别与解码“台词”的难度。

粉丝社群的文化生产消费方式，在有限的再

创造中与大众文化相互传播、渗透和影响，对其独

特用法进行符号学层面的深层次思考，有助于更

清楚地探究粉丝虚拟社交中图文符号的交流传

播；对粉圈用语的表演机制和“舞台情境”进行分

析，有助于还原粉丝社群虚拟展演的文化表征和

实践特征。本文综合符号学的分析手段和拟剧理

论的分析框架，考察粉圈用语的符号意义生产和

虚拟社交展演，具有还原粉圈用语“元话语”及其

社会交往特征两个层面的意义。

三　“台词编码”：粉圈用语的符号意
义生产

信息技术的迭代使得机器不再是简单的工具

或手段，而成为人的意义和智慧的延伸。电脑与

互联网的产生是继言语和符号的发明、符号的系

统记录和文字的发明后人类传媒的第三次突变，

人类从“使用符号的动物”，变成“符号学动物”，

现在正在变成“符号元语言动物”①。皮尔斯依据

符号和对象的连接“理据性”进行像似符号

（ｉｃｏｎ）、指示符号 （ｉｎｄｅｘ）、规约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
的符 号 三 分，对 应 基 础 分 别 是 “像 似 性”

（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指示性”（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ｔｙ）和“规约性”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②。粉圈交往的社交情景可以
通过参与者在场的关系来区分，其既可以是身体

的在场，也可以借助网络社交平台等辅助设备实

现群体内部的互惠互助。网络人际传播具有与在

实体空间中面对面交流不同的沟通机制，粉丝社

交中特殊交流符号是基于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迭

代应运而生的，同时也是使用者出于群体认知需

求以及社会的传播文化演变所共同作用的。网络

的更迭虽然带来了传播表征和修辞的改变，但符

号与对象的关联始终未脱离最原始和基础的内在

意义。可以说，网络传播环境中，粉丝交流在延续

着基础对应关系的同时，也编码出了一套符合群

内共识的“台词”，发展出具有身份识别认同的语

言符号和交流方式。

（一）融合语境下规约性为主的文字符号

粉丝交流的文字符号吸收了中文、英文、日

文、韩文的文化因素，其中对中文的符号使用主要

是汉语拼音语音因素的间接连接，仅有部分是源

于汉字的“形象相似”。粉丝作为发送者在传递

符号信息给另外接受者的过程中，即符号完成意

图意义、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的整个过程中，文本

意义要求接受者具有同样的文化语境。粉丝交流

中的符号信息通常是以对中文符号信息（词语、

短语）的拼音首字母进行缩写的方式进行意义传

递，但由于中文拼音字母和英文文字在书写上的

像似，缩写后所呈现的文本信息就与英文字母的

呈现形态相同，造成接受者对符号信息的错误解

释。如“ｈｈｈ”是对中文中表示欢乐的“哈哈哈”的
拼音缩写，拼音输入法的首字母简化输入也强化

了这一特点。同时，由于中文同音字携带的意义

多样性，这些缩写文本往往表示多重含义，但在规

约性的共同法则下一般会具有特殊的使用场景和

唯一的解释意义。如“ｘｆｘｙ”（腥风血雨）、“ｄｂｑ”
（对不起）、“ｚｑｓｇ”（真情实感）、“ｂｈｙｓ”（不好意
思）等。在中文拼音简写的基础上，受到智能输

入法词语条目的干扰，由此产生了“词语原意—

拼音简写—词语借音”的文本符号变化，实际上

是一种符号在表情达意过程中声音关系的“图表

式像似”，其意义传播抽象、间接又不失生动，如

表达激动心情的“啊我死了—ａｗａｌ—阿伟死了”。
在此基础上还会衍生一种“比喻式像似”，符号通

过再现对象的某种品质并结合词汇的演变形成新

的符号表意，如“阿伟乱葬岗”，从“啊我死了”到

“阿伟死了”最后到“阿伟乱葬岗”的跨越过程中，

抽象化的意义进行了延续，暗含着许多人表达

“阿伟死了”而成为“阿伟乱葬岗”，是在引入我国

传统文化历史下关于死亡的“拟态”像似。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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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毅衡：《第三次突变：符号学必须拥抱新传媒时代》，《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赵毅衡：《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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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圈用语中文字符号的意义通常是对文本信息

“做减法”，利用规约符号进行表情达意，但不意

味着其用语中缺乏指示性的形象组合，例如词语

“婧”表示女生版的选秀节目《青春有你》是会意

的方式以文字组合形式进行复合叙事。

符号的规约性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符号表

意能够通过对其他文化的深入了解进行不同意义

的习得。符号具有的某种意义依赖于其对自身的

价值属性：一是有用性；二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界定

自己是谁①。粉圈用语中规约符号使用的基础除

圈层内成员的规约习惯外，还依靠其他文化语境

中的语言或文化法则。如英语的直接引用、单词

简写、短语缩写，日语、韩语词组的字母缩写、词语

音译等。英语是我国粉圈用语除中文外使用最频

繁的语言，依靠英语单词、短语或句子的引用、简

写、首字母提取和重点字母缩写等变化法则，文字

符号的意义和指涉吸收原文化中的符号意义进行

意义延伸。如直接引用“ｆｌｏｐ”表示明星的人气低
迷或过气，对应的中文符号文本是“糊”，“ｆｌｏｐ”和
“糊”同时也是比喻式像似的抽象拟态。此外，如

“ｒｅｐｏ”是对词汇“ｒｅｐｏｒｔ”的简写，在粉圈中常指粉
丝参加现场录制、观看现场后的介绍、反馈；

“ｎｂｃｓ”是对短语“ｎｏｂｏｄｙｃａｒｅｓ”（无人在意）的缩
写。撷取自日语的“ｋｙ”（不合时宜地提起其他人
或事），韩语的“ｗｕｌｉ”（我们的）等词语在粉圈用
语中使用的也仍是原语言文化场景中的原意。

（二）开放语境下像似性为主的表情符号

现代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向的过程中，

社会交往的叙事场景也向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转

变，现代性所建构的宏大叙事和知识权力被开放

性和高交互性的信息网络所消解。相对于更具线

性逻辑和理性思维的文字符号，以颜文字、绘文字

（ｅｍｏｊｉ）、表情包为代表的表情符号更适用于泛在
化、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网络表情符号大致经

历了从单一的文字、符号表情（绘文字）（第一代

表情符号）到图文结合静态表情（第二代表情符

号）再到动态表情（第三代表情符号）这样三个发

展过程和阶段。后现代社会的审美需要更注重于

情感分享，表情符号作为一种泛在化情绪的符号

载体，隐晦地诠释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宣泄，从

而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在特定

群体的人际交往中承载“不言自明”的交流内涵

和解释意义。

表情符号交流并非局限于粉丝社群中圈层内

部的隐秘交流，而是在更广泛的大众环境下的

“表演”。在粉丝社群中，以个人所喜爱的某个明

星图像作为账号头像是群层规则建立的一种重要

方式。粉丝账号头像的网络图形符号在视觉表征

上具有统一性，图像符号依据对象的原始形象进

行合理的理解和加工，在原始符号的基础上进行

滤镜、装饰、文字的添加以及色彩、角度的调整等

方式的再造实践，在视觉传达时达到感觉上直观

的“形象像似”。统一的账号头像通过对原始符

号的再符号化来建立像似关系，再生产、再创造的

结果并不改变大众对对象的识别，大众仍然能够

进行信息的清楚识别。

网络表情包的创造和使用同样是粉丝社群中

表情符号最为重要的部分。表情包在呈现上是一

种图像的像似，是对人物、动物的表情摹写、动作

模仿。大众在网络文辞的实际使用中，表情包更

强调像似情绪、态度、感觉的传达，表情符号所对

应的表情或动作反而只是情绪传递的载体。表情

符号大多是对脸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再现，但在

再现的过程中会通过夸张等手法进行情绪的丰满

和夸大，以克服网络媒介在信息传递中的局限。

但粉丝社群使用表情包却并不只是出于情绪传达

的目的，事实上，他们在跨过圈层界限与其他人使

用个人所喜爱的明星的表情包时，也隐藏着通过

表情符号向大众介绍对象（偶像、明星）的意图，

因此他们在再创作的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融合

主观的积极情绪。

在粉丝社群与非粉丝社群社会交往的过程

中，表情包不仅是人们对意图情绪的化身，而且粉

丝也试图以模音传播的图像视觉修辞强化大众对

明星的认知。这种以意趣为连贯的、以具象感知

为基础的视觉修辞延续了身体语境的在场感，它

使得大众在无意识地使用表情包进行情绪宣泄的

同时，也对意图意义即符号所指的明星本身形成

知觉意识。消费时代对明星进行了符号化的生产

与建构，通过人设构建、社会标签强化明星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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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贺，王宇辰：《中国符号的体验式消费及其影响情境———基于留学生深度访谈的语义网络与主题分析》，《当代传播》２０２１年第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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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符号化呈现。粉丝在适应网络交往规则时，

对表情包进行个人化的编码，他们不仅希望接收

者能够对表情包传递的情绪和态度进行解码，同

时也期待对方能够接受和了解表情包中涉及的主

体。粉丝采用明星的网络表情符号进行反讽表

意，反讽的目的是“隐藏说话者的真实意图，通过

相反意义距离带来表意张力”①，在意义表达时通

过对符号文本表面意味的反讽机制，掩盖提高明

星大众认知度的这一意图面的内涵意义，从而委

婉地进行情绪渲染和形象构建。

四　“舞台适应”：粉圈用语的拟剧社
交展演

“词语不仅会独立生长，同时还会增加语言

的整体的词汇量数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

具有与生物有机体共享的自生能力特性：规约符

号具有自我再生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在新的

规约符的生产中得以体现。”②不同文化的语言在

日常的相互交流和使用中创造出新的文字符号，

这种规约符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就如同会进

行自我生产、复制、衰老和死亡的细胞一般。粉圈

用语中的规约性文字符号和像似性表情符号是在

大众化的文化法则和语言习惯下形成的，只是短

期内具有特殊形态的表意符号，实质上可以看作

是伴随互联网兴起而同时在网络空间形成的新的

社会方言中的一种，但作为网络亚文化多元化发

展过程中的产物，粉圈用语也具有其独特的文化

表征。

在媒介技术条件赋能之下，粉丝从单向观看

的消费者身份，向文化生产、消费、传播界限更为

融合的角色扩张。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所说的

“展演”构成了新媒体环境中建构受众的核心，粉

丝社群是从“观看”到“展演”行为重心转移的典

型代表③。欧文·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的
“拟剧理论”（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ｙ）是放置在具身边界中的
自我呈现研究，因此观察者能够面对面观察个人

在前台的表演。在具身情境中，表演者会采取自

我表现或自我行动等方式试图管理或控制他人对

自己的印象。在社交媒体的虚拟环境中，观众是

集体隐匿、不可识别的，只是浓缩为一个显示的数

据总量，表演者也是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在不同的

社交媒体中进行着表演，因此他们利用规则和限

制对观众进行隔离，在不同“舞台”和观众面前呈

现出不同的自我。

（一）面向前台表演的趋从性

当行动者作为某个明星的粉丝向公众发送意

图信息时，他们是以特定身份在规定的“前台”进

行公开展演。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利用表现方

式更加直接的表情、图像降低圈层内外交流的阻

碍，提高在开放性场域他人对所属群体的身份识

别度，而非使用作为“后台”圈层识别的特殊文字

符号。粉丝社群是基于趣缘而流动存在的群体，

他们利用特殊的交流符号进行组织识别和集体行

动，并借此传递彼此之间的秘密，但由于网络空间

的隐匿性和“自组织”的自发性，处于群体中的个

人根据场景和需要表现出不同的“人格”，因交流

场域的公共化程度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表达

符号。

在面向社会表演的前台，符号表意往往使用

像似符；在粉丝圈层内部交流的后台，符号表意则

主要使用规约符。在网络空间中，粉丝依据不同

平台的文化特性和“隐私距离”而表现出不同的

“虚拟人格”。社会“前台”面向更广泛的符号接

收者时，粉丝社群在规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

所呈现的是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形象，他们

表现出更符合大众期待的自我，因此在表达符号

的运用时会体现出更积极的一面和更容易被大众

所理解的内容。例如，拼音首字母缩写文本较常

出现在“御腐宅”等二次元文化更浓厚的视频平

台的弹幕区、评论区，而在面向更广泛受众的视频

平台的交流中发送者进行符号信息传递时会更趋

从于大众话语的表达形态。

“一般来说，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他会用

各种标记来强化他的活动，这些标记戏剧性地突

出和生动地勾划出若干确定的事实，而这些确定

的事实若无标记的强化作用，就可能仍然模糊不

清。”④在粉丝社群的社会交往时，他们要达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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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饶广祥，魏清露：《“趣我”与浅平化：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与反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ＮｔｈＷ．ＴｈｅＬｉｆｅ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ｅｇｉｓｉｇｎ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ａＭｅｒ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Ｐｅｉｒ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１－１８１．
陈：《从“看”到“炫”———粉丝再生性文本中的自我展演与认同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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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目的就必须积极调动群体成员的活动，而若

是他们期望对大众产生进一步影响，就必须用

“标记”使其参与活动。在粉圈组织中，出于为喜

爱的明星、偶像获取“路人缘”，提升偶像知名度

等利益需求，粉丝会主动突破圈层限制，以大众所

接受的符号表达方式激发非粉圈内的网络用户的

兴趣，如通过加工、处理明星的视觉形象，利用明

星的“表情包”等图像符号等吸引圈层外的群体

的窥视、进入，创造从粉丝社群到大众化使用的

“破圈”。

（二）面向后台交流的隐秘性

文字是粉丝交流中最重要的载体符号，但它

与网络中一般的颜文字并不相同，它是基于粉丝

亚文化语境，并融合东亚、欧美地区的多元化语

种，吸收网络流行语，再进行的要素再构。在颜文

字中，运用最广泛、体现最明显的是物理间的相似

性①。但在粉丝的网络社交中，更多的是利用群

体中约定俗成的规约进行意义的普遍解释，本质

上粉丝社交中常用的文字符号仍与大众的传播语

境紧密相连，只是出于粉丝圈层中更亲密交流的

需要而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密，这种临界性较强的

文字符号通常使用同一套“加密体系”或“法则”，

即它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基于一种系统规则而建

立。由于规约符依靠的是整个符号系统法则，也

就是说，它只在某个系统内起作用，离开了这个系

统，它就不再有意义②。粉圈用语借助网络表达

符号的文化表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面向观众

的前台表演时，基于图像的像似情绪感知的传递

取代借助文字符号进行抽象意义的传递，运用强

烈的像似性表征适应大众的交流规则；在面向圈

层的后台时，主要是采用建立在规则认知机制上

的文字符号，通过记忆情景的关联进行符号的独

立表意。网络视觉符号的传播基础是其符号特

征，传播实践具有群体特性、虚拟社交特性，同时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排外性，网络视觉符号在“异

托邦”的粉丝社群的长期使用下形成规约性，让

群体表意更加准确。在面向后台时，粉圈组织利

用这种特殊的文本生产形式打造社群传播的话语

体系，这种文本生产方式有其自身的生产和流通

逻辑，能够对非社群成员进行主动过滤和筛选，并

通过闭环式的排外和阻隔形成了费斯克在《粉都

的文化经济》中所说的“粉都的区隔”。

粉圈组织中面向后台的交流方式并不仅仅是

给圈层成员带来安全感，事实上，由于粉丝圈层组

织鲜明，他们常常还存在着不同粉丝社群间的对

外冲突。不同于带有网络突发性质的群体极化，

各类主题网络迷群里正日渐弥散着一种“日常极

化”现象，并且亚文化资本的不均还使理论上平

等参与的网络迷群逐渐趋向科层化③。在物质资

本、时间资本、文化资本等不同资本逻辑建构下，

粉圈组织中形成了一定等级秩序的权力关系，在

与其他粉圈组织形成冲突时，他们会以粉圈中的

话语领袖人物为核心展开对抗。在对外（如其他

偶像、明星的粉圈）抗争时，他们的符号表达方式

就会呈现出一致对外的姿态，此时他们的符号文

本形成标准格式，内容重复性高，其主要的目的是

占领渠道。如在微博上，通过特定关键词搜索出

来的微博或者上微博热搜的关键词里的微博，在

这些微博词条中如果有黑粉言论、粉丝排斥的言

论或者会引起负面的观感甚至影响明星的形象的

言论上明星广场，粉丝就会自发或者有组织地发

原创微博并且互动增加热度，把不好的言论给压

下去，净化广场。此时，为了快速地“洗广场”，发

表的内容往往是相同的、类似的言论，其主要目的

是由粉丝的介绍或者褒奖的言论来占领词条的渠

道，向大众传递正向的信息。还有反向的洗广场，

即黑粉或对家集中发表不好的言论来碍人眼球。

粉丝内部社交的大多数场景也仍然在网络

中，网络社交媒体中的微博超话、豆瓣小组等仍然

是一个相对公开的社交平台，在这种临界性区域，

公众进入平台获取信息的难度并不大，粉丝只能

通过建立圈层的规则作为准入机制，通过对解码

能力的考验对观察者进行初步识别。在大众难以

进入的后台，也就是粉丝圈层内部，他们常使用一

定法则而创作，并为圈层群体所接受的规约符号

进行内部秘密的分享。事实上，亚文化群体不仅

是通过这些规约符号来进行表情达意，同时也是

通过使用者的个体规则对信息进行多重编码加

密，减少“侵入者”对信息深层意义的解码。在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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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靖鸣：《颜文字：读图时代的表情符号与文化表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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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加隐秘的事情时，他们会通过某些深层加密

的“暗号”识别集体中的成员，如亚文化群体在讨

论某个明星时常会使用某些特殊的代号或者是缩

写等进行指代，只有懂得同一套规则体系的人才

能正确解读。随着许多粉丝社群对公共场域的

“入侵”，圈层内外的边界更加模糊，粉丝在更为

公共性的场合也会不合时宜地使用规约符号，一

方面造成大众信息获取的困难，另一方面稀释了

暗语的加密能力。

结语

作为一种适应性的符号系统，粉圈用语契合

了后现代社会虚拟交往的特征，为粉丝社群在不

同舞台上的拟剧表达提供了语言工具和符号区

隔。粉圈用语具有稳定的语言社团，实际上和一

般的社会方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社会历史的发

展会赋予粉圈用语新的组织规则与表达方式，而

粉圈用语中丰富新颖的词语也从网络空间向现实

社会渗透。各个粉丝社群由于对迷对象的狂热崇

拜以及对其利益的竭力维护，会抑制社群组织内

部意见的多元化表达，使异质性的主张和意见失

去可见性，以致形成话语霸权。公共空间己方意

见的唯一可见性和私域空间异见的不可见性导致

了意见市场的极化且单一，粉丝社群敌视者之间

的攻击、冲突甚至会损害到公众利益。网络亚文

化多元化进程中，网络表达符号已经逐渐成为社

会交往规则中的一部分，甚至部分符号被主流文

化所吸纳，但在严肃的公共讨论区域，泛娱乐化的

网络表达符号要让渡于传统语言的规则体系和表

达逻辑。面对这种粉圈用语对主流话语体系与公

共表达的消解，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也是值得进一

步探究的议题。粉圈用语在社会层面的广泛运

用，并非只是文化市场下粉丝社群的自发性文化

产销活动，其实质更是不同媒体平台、经济机构和

资本市场等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所进行的经济合

谋。因此，粉圈用语规范不仅是从表层上对粉丝

和粉圈行为进行引导，本质上应该对强资本属性

下的“文化工厂”隐患进行政府和法律引导下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粉丝文化

发展和研究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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